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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希望大家认真学习《殊胜赞》中的每一个偈颂、每一个故事。其中有很多内容是佛教徒应该懂的，值得我们去思考。在全世界，各种各样的宗教，如夏天的花朵般遍地开放。如果我们没有以智慧抉择，很可能迷失方向，错误地皈依其他宗教，或者皈依佛教后又舍弃。所以，趁现在有机会，大家应该好好闻思，生起定解后好好修持，这一点很重要。
        哪怕在你的一生中，只得过少数教言，也很有意义。如《水木格言》中讲：“一个人无需饮尽所有的水，只需喝下足以解渴的水就够了。”同样，虽然我们不可能将千经万论全部通达，但与信心、见解和解脱相关的法，必须要精通。因此，希望大家不要浪费时间。
       其实，时间过得很快，如果自己不精进，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麦彭仁波切的格言中讲：“有智慧的人在一生中可以做很多事，但愚者的一生则仿佛一刹那般短暂。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，愚者却没有做任何自利利他的事。”总之。我们要珍惜时间，好好闻思修行。
宣真因果律，胜于婆罗门
梵志言善恶，施受可变迁，
汝说作不捐，未作不值遇。
       梵志婆罗门虽然也声称“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”，但其承许方式与佛教不同。他认为，依靠善获得的快乐、依靠恶获得的痛苦，其承受者可以改变。也就是说，我做的善事，善果可以给别人；我造的恶业，恶果也可以让别人承受，因此不一定是自作自受。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。
       而佛陀您说，无论是行善，还是作恶，如果没有强力的对治，比如造恶业后的励力忏悔，所造之业就不会唐捐；而如果没有造业，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感果。虽然在因缘具足时，因果也可以通过他人回向善根或代受来改变，但这样的情况非常少。有些高僧大德可以代狗承受被打的痛苦，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轮回的限制，具备了代他受苦的能力。但这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
    《百业经》中讲，所造之业不会成熟于地、水、火、风，而只会成熟于众生的自相续。他相续一般不能代受。其实，因果规律非常稀有，能改变因果只是相似的说法，实际上根本不能改变。如《大智度论》中云：“诸业无量力，不逐非造者，果报时节来，不亡亦不失。”业的力量不可思议，它根本不会追随未造业者，而一定会在因缘聚合时，成熟于造业者的相续，其间不会耗尽、散失。
       果报成熟时，不要说凡夫，连佛陀都无法阻挡。在琉璃王军队要灭绝释迦族时，神通第一的目犍连请求佛陀：“您是三界主尊，您的家族即将被灭亡，应该想想办法。”佛陀说：“即使是我也没办法，业力只能是自作自受。”目犍连看佛陀没办法，只能以自己的神通力，将几千释迦族人放入钵盂，试图避免其灭顶之灾。战争结束后，释迦族人全部被琉璃王灭尽。目犍连以为能保护钵盂中的释迦族人，但打开钵盂一看，族人也已全部死亡。在其他经论中也有说，钵盂中的释迦族人，最终变成了一滩血水。由此可见，果报成熟的众生，连佛陀和目犍连都没办法救护。
       通过学习这个公案，我们可以体会到：众生业力现前时，谁也没办法阻挡。业力真是不可思议，巨大的业力之网一旦出现，不要说凡夫人，连神通第一的目犍连、三界导师佛陀，面对释迦族的灭亡都无法拯救。
       有些人在业力现前时，对我说：“求求您，您要加持、帮助我啊！”当然，我承认念经和上师的加持有一定作用。用现在的语言来讲，“加持”是一种神秘的力量。其实，在宇宙中，有许多神秘力量，但它的能力有限，无法解决所有问题。
       虽然上师三宝的加持力不可思议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，但也不可能违背因果规律。就像良药虽然有治愈能力，服药也有作用，但并非吃药就能让所有人不死。因此，我们要懂得因果规律，明白“没有做不会值遇，做了就不会虚耗”的道理，并谨慎取舍。
常与具识违，破数论外道
淡黄遍计称，我相即具识，
汝说既如此，我具无常性。
      “我相即具识”是数论外道淡黄仙人分别假立的遍计观点。他认为，“我”的法相就是具有识。数论外道承认二十五谛，其中包括了常有的法和无常的法。常有法中的“神我”，就是具有识。也就是说，“我”是具有识，是常有的、非因缘造作的。接下来要破的就是这样的“我”。
       在外道和内道的诸多观点中，都对“我”有定义。但外道承许的“我”均不成立。在这个偈颂中，数论外道认为的“我的法相是具有心识”，就是一种不合理的观点。
      数论外道认为，“我”既是常有，又具有心识，那么，“我”应成兼具常有性和无常性。为什么说“我”具有无常性呢？因为“我”的法相是具有识，而识并非常有，无论是分别识，还是无分别识，如眼识、耳识、鼻识等五根识及末那识，都不是常有的。如果是常有的法，则表明它不可能有因缘造作，而且会一直存在，这样就有许多过失。比如，一旦产生一个眼识，它就会一直存在。如《入行论》中云：“声识若是常，一切时应闻。”如果缘某一声音而生的耳识常有，那么，我们永远都会听到这个声音。比如，你今天听到的讲课声或某位明星的歌声，将在此生乃至生生世世在你的耳畔响起，这肯定不合理。
       其实，以现量就可以体会识的无常性。比如，我今天生嗔恨心，特别痛苦，过两天嗔恨心消失，生欢喜心，非常快乐。这些感受不用别人说，自己就可以现量领受。因此，如果“我”是识，一定是无常性，这与数论外道的观点相违。
        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破斥对方：不能承许“我”是常有且具有识的本性。
无识成树木，破胜论外道
食米斋声称，识与我别异，
汝说若无识，应成如树木。
       这里讲胜论外道，即食米斋派的观点。外道这些观点在其他论典中也有讲述——在《如意宝藏论》中讲得很广，在《宗派宝藏论》《中观庄严论释》及《入中论》中，破遍计我的部分稍有提及。
       食米斋仙人的观点包括：“我”与“我的识”别别他体，“我”有九大功德等。既然我与识完全他体，那么，我肯定没有任何意识。如果按照对方所说，我没有心识，那么，我就会像树木、石头等无情法一样，一点感知都没有。寂天菩萨也说：“无心亦非我，无心则如瓶。”如果我没有心，就像瓶子、柱子一样，与无情法没有差别。但这个推理结果与现量相违——除非我们死去或昏厥，否则都会有感受，而并非像石头、木头一样。因此，外道所承许的“我”无识不合理。
       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：“数论派说我具有识不正确，胜论派说我没有识也不正确，那么，‘我’应当如何承许呢？”其实，佛教自宗的有部宗、经部宗、唯识宗和中观宗，对“我”的承许各自不同。其中最合理的观点，是《入中论》中所讲的“我依靠蕴而假立”。虽然将五蕴的聚合命名为“我”，但没有真实的我存在，这个所谓的“我”，是世俗中假立的——在破斥完外道的观点后，这是自宗应当建立的观点。如果自宗没有一个可靠的观点，就会被对方遮破。
       总之，胜论外道“识与我别异”的观点不合理。
我随身应毁，破裸形外道
裸形声称命，弱强随身量，
汝说彼方分，应成坏灭性。
       裸形外道，也称离系外道。这里讲的是他们关于“我”或“命”的观点。虽然在外道中有“我”“命”“寿”等不同名称，但它们指的都是“我”。世间人说“我快没命了”，相当于说“马上就没有我这个人了”；说“我自杀”，等同于说“断自己的命”。但也有“我”和“命”意义不同的时候。在民间传统中，有“我”“命”“灵魂”等各种不同的说法。总之，在这个颂词中，“命”指的就是“我”。
       按照裸形外道的观点，我的弱与强，是由身体的量来决定的，而且我遍及全身。好比一个牛奶瓶，由“我”或“命”全部遍满。成立这一观点的理由是：触碰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我的感受。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，感受都可以遍及全身，因此身体大的众生，我和我执就大，比如大象、狮子，如果杀了它，罪过就大；而身体小的众生，如蚂蚁、蚊子，我和我执就很小，杀掉后罪过也不是那么大。
      外道对“我”有各种奇怪的说法，比如“我像拇指一样大”“像背包袱一样背着我”“我是不可思议的”等。其实，内道声闻宗也有派别承许“不可思议的我”。
       根据身体大小决定我的大小，是不合理的。因为身体有方分，可以分为上下、里外、东南西北等很多部分，这样一来，所谓的我就会被毁坏。比如，如果身体被切掉一块，等于我也被切掉一块，那么，被砍断手脚的我就不再完整，或者说被缩小了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，身体残缺的人，还是认为有我，且具有完整的我执。因此，裸形外道的观点与现量相违。
       在其他论典中也讲，如果以身体的大小决定我的大小，会有产生无穷我的过失。比如，把手切成一百块，那每一块都是我。从中取一块，又可以再切成一千、一万块。那么，一个众生的身体有多少微尘，就会有多少我和我执。但实际上，凡夫认为只有一个我，执著的也是一个我，而根本不会认为有八万四千个我。因此，裸形外道的观点，与实际情况相违，是不合理的。
常因终无有，破伺察外道
梵志说众生，因是常士夫，
汝说恒常因，毕竟终无有。
       此处讲伺察派，它也是“论议五派”之一。梵志婆罗门以恒常的士夫作为众生的因。也就是说，有一个恒常、神秘的士夫，即造物主，创造了器情世界。这一观点也不合理。
       如果真的是造物主创造了一切，那么，他为什么不只创造好事物，还要创造不好的事物呢？比如水灾、火灾等。现在，东南亚有很多国家遭受着水灾的危害；而在西方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很多国家，被一直没有熄灭的森林大火所威胁；还有些地方因为干旱，失去了所有庄稼。
       我们山沟里的人，可能对外面发生的事不是很清楚，就像被困在起火森林里的有情，还在开开心心地玩耍一样。但如果放眼看世界，就会发现，有许多人和动物常常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，这种情况比以往的时代都多。从内缘角度讲，人们内心产生的嗔恨之火，焚烧了自己的相续；而在外缘方面，世界上日益充满各种不和平的因素。
       如果器情世界皆由常有士夫所造，那么，他不应该造坏事，只应该造好事。如果他既造好事，又造坏事，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，那我们不应该尊重他、供养他。因为他有时就像世间凡夫一样，高兴时帮人，不高兴时害人，不堪为可靠的所依。
       在梵志伺察派中，观点也有分歧。有些人说，一个常有士夫创造了包括不同相续在内的一切器情世界；也有些人说，在不同的心相续中，由不同的常有士夫创造苦乐。但无论如何，常有的因都不合理。
       而佛陀您说，恒常的因始终找不到，因为常有的因无法产生，如果可以产生，则应成永远产生。因此，这样的法，要不就是没有产生能力的常法，要不就是能一直产生的无常法。《中观四百论》中云：“有动作无常，虚通无动作，无用同无性，何不欣无我。”如果有造作，就是无常的法；如果无造作，就如虚空一般无碍，是本性虚无的法，那为何不承许无我呢？没有体性的法，就像石女儿、龟毛兔角一样，无法作为真实的因。因此，常有士夫不是真因，无法产生任何法。在《释量论》《中观四百论》等论典中，对“常有的因”都有明确驳斥。
      总之，说常有的法是产生万物之因不合理。
悲悯一切众，胜于遍入天
具毒大君主，六万王子众，
淡黄一视焚，尊汝悲悯彼。
       具毒大君主有六万个王子。遍入天化身的淡黄仙人，眼睛放射出火光，将六万个王子全部焚烧无余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淡黄仙人很有威力，能一次性将六万人全部摧毁，比炮弹还要厉害——应该至少比乌克兰的无人机有威力，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，在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上空盘旋，但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。（众笑）
       具毒君主常用马做祭祀，所以他的六万个王子养了很多马。有一次，遍入天把这些马全部偷走了。虽然不知道马到底有多少匹，但六万个王子养的马，应该是很多的。遍入天将偷来的马以神变力藏在地底，没有藏在人间。六万个王子到处搜寻，终于找到了马的线索。他们找到马的时候，遍入天正以淡黄仙人的形象，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讲法，而这些马就在他的周围。王子们非常生气，准备把马抢回来。这时遍入天也生气了，他怒火上身，示现神变，从眼睛中放出火光，焚烧了六万个王子，甚至将他们扔入地狱。
       从这个故事看来，遍入天并不是一位高尚的天人，他先行偷盗，被发现后没有丝毫惭愧心，还以个人力量把原物主焚毁无余。而佛陀，不仅对具毒君主的六万王子生悲悯心，也对遍入天生悲悯心。佛陀怜悯六万王子的马被无故偷走，不但没有寻回失物，还被抢夺者全部杀害；也怜悯遍入天先行偷盗的不善业，必定感得恶果，又行杀害六万人的恶业，罪业无量无边。佛陀不仅不偷盗，更不会杀害众生。如果有情造下这样的恶业，佛陀会对他们生起极大的悲悯心。因此，遍入天与佛陀确实有很大差距。
       可能有人觉得，遍入天、大自在天、梵天、帝释天等天神以及外道仙人的故事，听上去很复杂，而且大多是与打、杀、偷有关的恶事。其实，这很正常，因为除了佛菩萨的行为表里如一、非常圆满以外，无论是人类还是天人，都会有难以启齿的丑事。只不过这样的丑陋，常常被掩盖了。虽然人们常赞叹“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文明又美丽的时代”，用各种美好的语言去描绘它，做了很好的掩饰，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么乐观。
       其实，无论是天上、人间，还是东方、西方，只要凡夫人聚集在一起，就会发生不太美好的事。只不过这些真相，有些被人类用宗教来修饰，有些用道德来装点罢了。一旦这些掩饰被揭去，凡夫造不善业的现实就会呈现。在东西方文化中，这些行为基本没有差别。
       虽然古希腊文明被描述得像天界一样，但其中个别故事听起来也不是那么美好。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公元前两三千年前，在这个文明中，许多天神有违背道德的乱伦行为，比如儿子娶母亲、父亲娶女儿等。在天神中，有些神非常暴力，有些神特别好色。
       我们讲《如意宝藏论》时，也讲过希腊神话故事。希腊神话中有一位最厉害的神，叫宙斯，他的地位相当于汉地的玉皇大帝。但他并不是很完美，而且格外好色。在希腊神话中，有许多他与天女、神女和人类女子的故事。比如，“欧洲”的命名，就与他和人类少女有关。
       当时，宙斯喜欢上一位腓尼基的公主，名叫欧罗巴。宙斯惧怕自己的妻子，所以不敢以天神的形象接近公主，于是变成一只非常强壮的公牛来到欧罗巴面前，他认为公主一定会喜欢这头公牛。公牛接近公主时，一群少女正在嬉戏，欧罗巴看到公牛后，有点喜欢但也有点害怕。于是公牛很温顺地慢慢靠近公主，渐渐消除了她的恐惧。欧罗巴开始抚摸公牛的身体，公牛躺了下来，让欧罗巴骑在身上，随后，公牛带着欧罗巴快速奔向大海。牛背上的欧罗巴很害怕，但又不敢下来，便一直抓着牛角，被公牛带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对他们的行进路线，历史上也有记载，据说他们是从迦南到达欧洲大陆的。
       公牛停下来以后，欧罗巴从牛背上下来。随后，公牛变成了一位很英俊的男子。欧罗巴年龄很小，又刚来到陌生的地方，感觉无依无靠。爱神就帮宙斯说话，劝欧罗巴接受现在的命运，跟宙斯在一起。于是，她便同宙斯一起生活，生了三个孩子。欧罗巴毕竟是人类，无法避免死亡。在她死后，宙斯把与她生活过的地方以她的名字“欧罗巴”命名。
       欧洲，在希腊语中被称为Ευρώπη，即欧罗巴。现代欧洲有四五十个国家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宙斯为了纪念欧罗巴，创造了十二星座中的金牛座。
        如果从世间角度讲，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爱情神话故事。宙斯因为对欧罗巴的爱，为她降临人间、跨越海洋创造了一片天地。但在道德层面上，宙斯的行为并不值得赞叹，因为他为了躲避妻子、骗走公主才变成了公牛，并做了一系列事情。
       据说在人类历史上，世界历经了神、半神半人、人类君主的统治。虽然对此也有不同说法，但不管怎么样，除佛和菩萨之外，无论是君主、婆罗门等人类，还是天神，都会有一些不庄严的行为。对这些行为，我们不应该评头论足，甚至去贬低。
       如果以公正的语言来评价，我们的前辈大德，像上师如意宝，的确表里如一，如莲花般内外洁白，丝毫无染。但世间人，无论是明星还是君主，即使是被认为最了不起的人，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瑕疵，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这是凡夫人的本性，犹如不净室无有妙香，凡夫人的行为不可能十全十美。
       但大家不要因此轻视天神、婆罗门，说自己以后去印度绝对不会礼拜他们。当然，我们也不一定要去礼拜。但我们要能理解：整个人类历史，确实是由很多不完美的事组成的。任何国家的历史，也都是如此。比如，某个由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国家君主，即使他的支持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多，但如果去接受观察，还是会被发现很多缺点，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菩萨。如果是义成王子，他确实可以做到一心一意利益众生，保持身口意清净，令他人找不出任何过失和染污。但要理解凡夫人做不到这一点。我们在学这部赞颂时，应该懂得这个道理。
       讲回这个偈颂。“尊汝悲悯彼”，“彼”即彼等，指的是这些众生。佛陀不像天神或世间人一样，有自己的好恶，而是像《大般涅槃经》中所讲“怨亲平等，心无憎爱”。在佛陀的境界中，亲和怨都是平等的，他对待众生没有爱与憎的差别，完全一视同仁。如果想达到这样的境界，大家应当发愿，并祈祷诸佛菩萨加持：“希望在我的相续中，早日获得无伪的菩提心，证悟离戏空性的境界。”这样发愿是很好的。
主物非生因，破数论外道
淡黄证谛称，主物生众生，
汝说有情生，皆由烦恼业。
       淡黄仙人证悟二十五谛时，证得了主物和神我的真相。大家对数论外道的二十五谛比较熟悉，所以我不广讲。在我们学过的很多论典中，都提过这些内容，很多人能背下来。
       这一派认为，常有的主物产生所有众生，就像造物主一样。而佛陀您说一切有情，并非由地水火风等外缘产生，而是由烦恼和业所生。
       现在有些人虽然承许前后世存在，但他们认为所谓的前世记忆，并非来自前世的串习，而是某种习气的直接复制。这种观点完全不合理，因为前世记忆不可能与自相续毫无关系，而且根本没办法说清所谓的“复制”如何实现。因此，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语言。举例来说，在前世记忆中，我是一头牦牛，如果我没有做过牦牛，我此生的牦牛习气，是怎么复制来的呢？总之，现在的一些说法真的很离奇。
       有情的产生，不是来自于复制，也不是经由主物、大自在天、梵天、常有微尘、不可思议的“我”而创造，而是源于自己的贪、嗔、痴等烦恼的生起，以及善业、恶业、无记业的造作。对于“我”的产生，外道的说法各种各样，世间八十亿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。有些人随同顺世外道的观点，说“我”无缘无故而来，也有些人说“我”由父精母血而来。但“我”的因到底是什么，很多人都无法回答。
       在佛教中，关于“我”的理论，是详尽而全面的。如果你能真正了解，就会对前后世存在的道理完全通达。我们之前讲过，每个众生都有自己的心识，在没有证悟之前，会不断流转。由于未断除业和烦恼，众生以十二缘起，接连不断地投生于轮回中。如果想灭尽轮回的痛苦，就需要通过修行改变缘起。如《成实论》中云：“若欲灭苦，当勤精进断此业因。”如果想要灭苦，就要精进地断除业因，这样才有希望。否则，即使祈祷常有自在的“我”、上帝、大自在天，也无法解决问题。
       有些人说：“我们不是也经常祈祷诸佛菩萨的加持，请求他们为我们灭苦吗？”当然，通过祈祷诸佛菩萨，他们的确会加持、帮助我们。但如果我们真的造了恶业，佛以他的妙手也无法将相续中的罪业直接抹去，因此，当业果成熟时，还是要自己承受。但通过佛的加持，可以帮造业者醒悟、忏悔，因此，当忏尽罪业的因缘具足时，也可以灭罪。比如，在法律公正地判决下，犯罪的人就要进监狱，但犯人也可以通过自我改造而减轻刑罚，因此也有例外的情况。这样的规则很合理，在世间也有不同体现。
有我无解脱，破数论外道
淡黄等声称，解脱我有因，
汝趋寂灭已，非是如灯灭。
       淡黄派等声称“解脱有因”，是不正确的。如果我有实有的束缚，那说我有实有的解脱也可以，但实际上，作为烦恼本体的我根本不存在，因此，淡黄派所承许的在有我基础上建立的解脱也不存在。
       虽说有我的解脱不存在，但佛陀您在趋向寂灭、解脱时，也不承许“人死如灯灭”等外道断灭的观点。那么，解脱到底是什么呢？实际上，当真正认识到我不存在时，就是解脱。因此，并不是在有我的基础上获得解脱的。如果有一个实有的我，永远也无法解脱。
       如果懂得了无我，就回归了自己的本地，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，就是现前了自己本有的法身。如《大般涅槃经》中云：“烦恼虽灭，法身常存。”虽然烦恼灭尽了，但法身是永存不灭的。因此，真正的解脱，并不是完全的灭尽，也不是有我的解脱。
解脱无所去，破斥诸外道
有些外道说，解脱具所去，
汝依证悟言，有去即流转。
       前面讲过的鹦鹉仙人，是广成仙人的弟子。鹦鹉仙人认为，解脱有一个去处，就在太阳城中，因此解脱也称“破日”。在其他外道的论典中，也有观点认为解脱有一个实有的去处。比如，离系派认为，解脱在一切世界的顶处，呈倒挂的白伞状，到达那里后，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快乐。总之，这些外道承许的都是实有的解脱，而且他们认为，亲自前往解脱之地就可以获得解脱。这些观点都不合理。
       而佛陀您已获得真实的证悟，并依靠证悟的语言，宣说真正的解脱是没有来去的。前面我们讲过，如来无来无去。《楞伽经纂》中也讲：“不来不去者，是不生不灭。”真正的解脱是无为法，无为法不可能有来去。如果有来去，就已经成为有为法，这样的解脱是没有的。即使给有为法安立所谓的解脱，最终还是会流转于轮回。
       总而言之，佛教中真正的解脱，并非像外道所承许的有一个去处。
       对此，有些人可能会有疑问：“佛教不是也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、东方现喜刹土、弥勒菩萨刹土吗？这难道不是解脱吗？”实际上，虽然往生净土可以安立为解脱，但它是暂时的解脱。而最究竟的解脱，就是在法界内明宫殿中，认识自心的本来面目，证得无来无去的果位。所谓的清净刹土，只是半化身的现象，因此，我们最终还是要入于法界的内明界，获得远离一切戏论，远离有无、是非、来去、常断等一切边的境界，现前无为法的本来面目，这才是如来，也就是真正的解脱。这是大乘经典中，对究竟解脱的诠释。
       前往五佛刹土可以令众生远离三恶趣，因此，佛教安立暂时的解脱是合理的。对比佛教，外道不承认更究竟的解脱，他们认为，转生到天堂或进入太阳宫就已经是解脱了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外道都是以分别念来建立自己的宗教的。他们为弟子留下论著，传播自宗的教义，让追随者修持他们的法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的教义都没有脱离分别念的范畴。
立为福德因，破裸形外道
建造经堂等，裸形说罪因，
遍知汝宣说，彼是福德因。
       在佛教中，认为建造经堂是有功德的。“等”字包括造佛像、佛塔、寺院、转经轮等各种三宝所依。但裸形外道认为要放下这些有形的事务。而且，他们尤其反对造经堂，并认为这是罪恶之因。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在建造经堂时，会伤害很多蚂蚁等虫类以及水生物的生命。
       按照他们的观点，即使是走路，也要在脚上系上铃铛，以便提醒虫类早点躲避，因为无意中踩到虫子的罪过也是无量的。因此，他们在行为上，比佛教还要严格。在当今时代，有些外道徒还遵循着这样的传统。我在西方遇到过这样的人，他们守持吃素和不害众生的戒律，比佛教徒更加谨小慎微。
       佛陀之所以没有阻止造经堂，是因为佛陀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遍知，他对一切因果完全了知。在佛陀您宣说的经典中，告诉我们建造经堂不仅没有罪业，反而会成为福德之因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佛教戒律中，造杀生罪必须圆满具足四支，此四支即基、意乐、行为和究竟（结果）。
       我们造经堂的动机是善的，是为了利益众生而不是杀生，因此不具足意乐的支。如果要造杀生的业，首先要确定对境；进而产生杀害之心；在满足这两个前提的基础上，再用兵器等做杀生的行为；最后令对方断绝命根实现目的。要满足这四个条件。
       如果没有圆满具足四支，则像《俱舍论》中所说：“作已不积业”。造业但不积业，不构成造罪业的因。假如一定要说它是罪因，就会有与此类似的过失——如果孩子死亡，父母应成杀害者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父母没有让孩子出生，孩子就不会死，因此间接来讲，孩子的死与父母有关。或者换一个说法，以好心供养阿阇黎食物，但如果阿阇黎因消化原因而圆寂，那我也应该有杀害阿阇黎的罪业。但实际上，这样的罪业并不成立。
       其实，我造经堂时也有这方面的顾虑。之前，建造学院的甘多拉经堂、觉姆经堂、居士林经堂、几个宾馆以及朵芒寺的经堂时，我都会犹豫。因为在夏天施工，无论是挖地、埋沙，还是灌水，都会伤害很多虫类，我也比较担心。但按照佛陀宣说的真实因果规律，我们的罪过不会特别大。
       要做一件事，有些因缘是无法避免的，就像华智仁波切在《大圆满前行》中讲：“如果一个主人养了很多羊，一定会堕恶趣。”按照这个说法，如果羊的主人会堕落，那车的主人也差不多。因为夏天在草地里开车，也会死很多众生。总之，对造经堂、建佛塔时所伤害的众生，我们有必要忏悔。
       如果不造经堂，这些众生就不会死，那我们是造还是不造？从佛教见解来讲，造经堂是否造杀业主要看意乐，如果不是为杀众生而造，就没有罪业。相反，如果是为了杀众生而造经堂，那就有罪业。但一般来说，没有人会为了杀生造经堂，反而都希望尽可能不杀生。不过，在造经堂的过程中，无意中还是会杀生，完全不杀有一定困难。
       从另一方面看，无论是以生命，还是其他方式，与建造经堂等三宝所依结缘的众生，有很多都得到了解脱。《正法念处经》里有一个教证，原本是藏文的，我把它翻译成汉文：“善造能所依，卧具当供僧，恒常为善法，俱胝千劫中，善根永不坏。”如果我们建造三宝的能依所依、以卧具供养僧众，那么，在百千万俱胝劫中，这一善根也不会毁坏。
       以前上师如意宝讲过，在他求学的时候，托嘎如意宝都是亲自背石头建经堂的。在学院建男众经堂时，法王如意宝也会来参加。总之，如果能在造经堂时稍微结上缘，都会有很大功德。另外，转绕经堂、佛塔、转经轮、坛城等三宝所依的功德也很大。我最近讲完课，也会围着小小的三宝所依转很多圈。
   《法句譬喻经》中有一个公案：在某个地方，有一些阿罗汉建造了佛爪发塔，并时常转绕。附近有五百个猴子喜欢模仿，于是用泥土也造了塔，并学着转塔。当然，猴子造的塔还是不如人类造得好。后来有一次发洪水，猴子都被淹死了，死后都转生到三十三天。他们以天眼观察，发现自己是以猴身建塔的功德而转生于此的。于是他们拿着鲜花来到自己的尸体周围，用鲜花抛撒。
        当地的梵志婆罗门觉得很稀有，就问天人：“为什么你们这么庄严的天人会来到这里，以鲜花供养丑陋的猴尸？”于是天人就给婆罗门讲了造塔和转塔的功德。婆罗门听后非常感动，便前往灵鹫山，皈依、供养、转绕三宝所依。
       如果有机缘，我们也要多转绕三宝所依。如果实在没有能转绕的对境，可以进经堂时从前面走，离开经堂时从后面走，这样一来，也相当于转绕了一圈。学院里可以转绕的地方不是很多，坛城那边也正在维修，不知道方不方便转。如果转绕对境不好找，也可以转绕自己家里的佛像。
       总而言之，在佛教中，建造经堂等三宝所依是福德之因。
我仅五蕴聚，破斥诸外道
由身转他身，有许微命迁，
汝说身转异，命者即非有。
       有些外道认为，众生死后，由一个身体迁移到另一个身体的，是被称作“命”的微细有实法，而不是意识。比如，某个众生前世是人，通过命的迁移而转变成一只动物。这种说法不合理。
       而佛陀您说，在前世与后世的身体之间，没有实有的命或我在迁移。在佛教中，所谓的我并不是一个实有的流转者——无论是微细的，还是粗大的，都不承许。其实，我只是一种假立。
        在《入中论·善显密意疏》中引用了一个佛经的教证，我小时候背过，后来也用过，我把它翻译成汉语：“如依支积聚，即称之为车，如是以诸蕴，世俗称众生。”意思是说，依靠很多支分，如车轮、车厢等积聚而被称为车；同样的道理，在世俗中，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积聚，被称为众生。如果以理观察所谓的众生或我不成立，但可以承许蕴聚假立为我。
       假如别人问你：“我是什么？”“有没有我呢？”你可以回答说：“在世俗中，可以承许我、命、众生。但其实这个我，只是五蕴聚合的假名。”好比以理观察车等事物，都得不到，但不以理观察，而按照世俗规则承许，就可以把各种零件、支分积聚的物体称之为车、瓶子、摄像机、柱子等。这些事物，在世俗中可以有，在分别念中可以假立，但以理观察都不成立。
       总之，在佛教中，并不承许转世时有实有微细的命在迁移，只承许在未经观察时，对如梦如幻的五蕴积聚有一种假名为我的分别念。蕴聚在未解脱前一直存在，可以假立为众生或我。这就是佛教对“我”的观点。
